平波台
平望镇志办公室
平波台位于吴江县平望镇南莺脰湖心。虽然它现在仅是高出水面2、3米的土墩，但在湖心岛极为罕见的水乡泽国却格外令人神驰。文人骚客赞喻平波台是“澄波万顷而波心一点，天地俱轻”，留下了不少咏叹曲，志书中记录了历代平波台的修葺和兴衰，增添了今人对平波台的无限暇想。新到这个喧闹的交通咽喉小镇的人们，都喜欢倚莺湖桥栏，踩机船的轰呜，负车辆鸣笛声，远眺波光粼粼中那一点天地，欣尝岛上那幅或修船或晒网的恬淡画卷。

莺脰湖水而广3000余亩。风和日丽时，满湖涟漪，水天一色，淫雨霏霏，大雾迷漫时，湖面变幻莫测；季风泻来，片片雪浪竞相追逐。平波台屹立湖中，即使飓风光临，湖心风浪大为减势，往来船只还可借台避险。浪随风生，风助浪势，无论是东南风还是西南风，由于平波台的存在使湖北面的浪并不比南面大，这对保护位于莺脰湖之北的平望镇能起积极作用。所以，称此小岛为“平波台”最确切不过了。清乾隆二年(1737年)，巡检司孙泰来与里人在平波台上铸指迷钟一座。“指迷钟”的式样现已不可得，估计功用相当于现在的“路标”、“路牌”。由此可以想见，当时平波台对沿途的往来舟楫是大有益处的。

关于平波台的传说，在平望镇流传比较多，比较广。有一则传说是，聚顺酱园里古银杏树的树根一直伸到平波台底下，平波台是长在树根上浮在水里的，所以不论发多大的水，平波台总是没不掉的。传说的前半部分是不可信的，但平波台从来没有遭过灭顶之灾倒是事实。有一年发水，莺脰湖北岸的西圹街上有水，平波台照样在风浪的簇拥中屹立。由于莺脰湖面比较广阔，平波台极小，远远望云视角造成的错觉，似乎平波台很低，其实它一定比湖岸高得多。旧说，唐元贞子曾隐居平波台。此说不甚可靠。元贞子本名张志和，字子同，浙江金华人，唐肃宗(756—761年)时侍诏翰林，授左金吾卫录事参事，坐事贬南浦尉，后被赦还不复仕(道光《平望志》称，“亲丧不复仕”)，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，与湖州刺史颜真卿交厚，著有《玄真子》。张志和曾在莺脰湖一带居住是肯定的，平望旧有“元真钓矶”的古迹，在今九华寺一带，并建有“元真子祠”。陈旻有《元真仙迹》诗句，“下湖桥畔旧渔矶，共指元真自此飞。”清康熙年间，元真子祠荒废，进士嗣郢才将元真子石象迁移至平波台靠东屋内。可见，元真子并非隐居在平波台，而且极有可能当时并不存在平波台，起码还不称为“平波台”。据《平望志》载，宋嘉熙庚子岁（1240年)大旱，莺脰湖底龟坼，有废井街陌旧迹。作者估计，莺脰湖是地形变迁所致，湖北岸寺僧砌石帮岸以护寺，湖中“有坻，岿然建一亭于其上，而通以石桥焉”。

平波台建于明嘉靖(1522—1566年)年间，由65岁高龄的道士周妙圆所筑，世人称此精神“何异愚公移山，精卫填海”。由于楼阁气势伟岸清新别致，文人学士纷至沓来，吟风咏月不一而足。当时，南京刑部侍郎沈演、中书舍人潘有功曾作二《平波台记》。潘比喻平波台上建筑“如蛟市蜃楼幻出”，欣然命笔留下这样的诗句，“醉横双眼长歌里，疑泛蓬莱清浅流。”到明崇祯年间(1628—1644年)，平波台逐渐衰落。崇祯朝进士钮应斗有《平波台》诗：“积水月于镜，中流峙此台。云从湖岸落，海涌寺门回。柳外千帆去，沙边一鸟来。昔日题咏处，古壁满莓苔。”我们可以从诗中想象出，平波台上当初满壁题咏的热闹和以后“古壁满莓苔”的凄凉情景。清康熙年间，进士嗣郢移元真子石象入平波台靠东屋内，平波台再度兴盛。“化工妆点成新象，水殿安排胜旧游”’和韵者雀跃。僧性炳和韵是，“万顷烟波涌一邱，当年仙迹至今留。碧连荇草鱼吹浪，白乱芦花雁入秋。旷达何人追往事，风流羡尔续前游。莺湖淼淼重生色，把酒高吟最上头。”嘉庆十三年；(1808年)，里人邵国栋、戚汉源募建佛殿楼宇。湖州严其焜书当年沈、潘二《平波台记》勒石入壁。嘉庆十四年，重建元真子祠于佛殿之西，台四周遍栽桃柳形成了“平湖秋月”、“莺湖夜月”等一方胜景。道光十八年(1838年)，邵国栋之孙邵嘉谷重修元真子祠，并在祠中增陆龟蒙象。周梦台为之记，并勒石。道光二十四年，中殿渗漏，邵嘉谷会同住持僧觉修募化重建。嘉谷捐金特厚，在祠旁又新建一处房舍，以供游人憩息之用。道光二十五年，嘉兴张廷济记此盛事。此后，登平波台尝景者络绎不绝，各地进香船只凡途经莺脰湖者十之八九都旁岸进香。平波台上香烟婀娜，磬钟铿锵，吟景唱和此起彼伏，盛极一方。

清咸丰十年(1860年)，平波台、元真子祠毁于战乱，从此香火几绝。经清末民初，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，平波台上仅存瓦屋三间，衰微破败不堪回首。古人尚有知，当会发“今日我来因吊古，惘然惆怅立斜晖”的感叹。
